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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七、楊枝裂石　俠丐創凶僧二十七、楊枝裂石　俠丐創凶僧

　　凶僧獰笑道：「小施主兩次相逢，可算有緣，這些吃剩的東西送與我吧！」　　二人在萬家住了些日，對江湖上門徑和內外家

功夫均頗知道，早料凶僧不懷好意，姜飛一面留神那只又粗又大的毛手，故意笑道：「我們雖然帶有一點食物，都是葷的。再說好

友所贈，也不願意送人，對面便是你們同道，不比我們外人不肯收留，同是佛門子弟，何不前往掛單，吃點素齋，也是你們出家人

的規矩。」

　　凶僧聽出、人不肯，獰笑道：「娃娃，你不知酒肉穿胸過，佛在當中坐，你羅漢老爺是個五葷和尚不吃素麼！」

　　二人見凶僧神情似要翻臉，忙將手伸腰間，準備應付。一面打算喝問來歷姓名，素昧平生，為何無故欺人！

　　姜飛看出凶僧一身極好硬功，意欲將其引開，由自己先出手，說好便罷，如不講理，對方既然跟蹤來此，避也無用。湊巧就是

廟中和尚的對頭，索性和他分一高下。如是照空同道，隔門望見必來勸解，否則也不坐視，何苦平白受人欺侮。

　　心念才動，凶僧話已說完，正待把胸前的手朝二人推去，忽聽樹蔭下面有人笑道：「我最愛五葷和尚，拿了一隻熟狗腿，老想

尋一個像濟顛僧那樣的酒肉和尚，請他吃頓好的，走遍天下不曾遇上。只一拿出狗腿想要佈施，人家和尚脾氣好的說我罪過，遇見

脾氣不好的禿驢不領我好心，還要揍我一頓。

　　「昨日聽說廟中禿驢以前是強盜，我想強盜出身的和尚總該吃葷，偏巧人家這兩天因想學做好人，被一伙狗強盜欺負，心煩有

氣，約了人來打算宰強盜玩，來一個殺一個，不是毛賊強盜誰也不叫進去。我又白來一趟，氣悶不過，自將狗腿吃了一半，想來此

悶睡一會，又被你這光頭吵醒。

　　「既是一個五葷和尚，再好沒有，人家小娃兒好容易有人送點路菜，自己還饞不過來呢，哪肯送與你吃？再說，你那麼粗的胳

膊，倚強拿人東西也太不光鮮，好好一塊石碑座兒，你又不馱在背上，拿在手裡未免觀之不雅，吃起酒肉來少一隻手也是費事。依

我之勸，人家既沒放在眼裡，不如把石頭還馱在背上，尋我老人家募化，雖然狗肉被我吃掉，還有兩根狗骨頭給你啃，也比欺人家

娃兒光棍得多，你請過來如何？」

　　姜飛暗中戒備，偷眼回顧，正是方才所見窮漢，依然將背向外臥在樹蔭之下，手持一根細長柳條搭向腿際，口中說笑，好似剛

醒，並未拿什食物。沈鴻因得姜飛暗示，已由石上起立，手握腰間鉤連槍準備萬一。

　　凶僧上來神情那樣獰惡，本用一雙凶睛注定二人，已快出手發難，及聽窮漢發話譏嘲，忽然將手收回，轉向樹下，似在留神察

看，一言不發。聽完，朝廟門那面看了看，微微一聲獰笑，托了石缽緩步走去。

　　二人見凶僧兩肩後背的筋肉隨同凶僧行動不住發顫，料其遇見強敵，正在暗運氣功，打算毒手傷人，也許就用乎中石缽朝人打

去都在意中。再看窮漢始終面向裡睡，凶僧業已近前，竟如無覺，語聲才住，又打起呼來；知道這類凶憎心辣手狠，什麼毒手都施

得出，均代窮漢擔心。

　　姜飛還覺風塵中的異人多看不出他真相，如非有真實本領，怎會輕捋虎鬚？又見那人與前遇丐俠上鹿子神情相似，只是口音打

扮不同，身材又較瘦小。此時此地忽有此人決非無因而至，始終面向裡臥，凶僧言動偏說得那樣清楚，斷定不是尋常人物。雖然相

形之下強弱懸殊，表面看去，一個像是大力金剛，一個又瘦又弱，並且凶僧步法極輕，表面從容，實則又穩又快。

　　窮漢不知是否真睡，惟恐萬一暴起，猛下毒手，心雖代他疑慮，暗中將鏢取出，還未開口。沈鴻殺虎之後膽力越壯，一見凶僧

週身顫動，手中大石缽盂時上時下又在微微起落，相隔已只數尺，窮漢連身都未回，反而打起呼來，心裡一緊，忍不住急呼道：

「這位老先生，你要佈施的五葷和尚來了！」

　　凶僧回身罵道：「無知小狗雜種，你羅漢爺只想要人佈施，不論財物狗命都是明言在先，這一把雞骨頭莫非會暗算他不成？」

　　隨即立定，面向窮漢，一掌當胸，口中獰笑道：「蒙你好意佈施，快將我這缽盂接去，把你那狗腿放在裡面，省我污手，便宜

得多！」

　　二人見凶僧立法與眾不同，所著僧衣高只及膝，下面露出兩條又粗又壯、小樹幹般的毛腿，彷彿釘在地上，口中說話，右手石

缽盂業已脫手而起，正朝窮漢頭頂高高壓下。窮漢被雙方一喊，呼聲雖止，人仍不曾回顧，若無其事。

　　二人都是天性俠義，見勢不佳，同聲怒喝，往前縱去。身還不曾縱到，姜飛因恨凶僧無故猛下毒手，欺人太甚，又聽方才口

氣，凶僧只將窮漢打敗，也決放自己不過，反正成仇，有何顧慮，心橫氣壯，竟將手中鏢先朝凶僧打去。那石缽盂又大又重，先由

凶僧手上拋起八九尺高下再往下落，本來時機不容一瞬，休說窮漢，便是所臥石條如被打中當時也成粉碎。

　　二人不料凶僧會下這樣毒手，急怒交加，正往前縱，姜飛手中鏢也剛發出，就這一眨眼的當兒，忽聽哈哈笑道：「你這討飯缽

孟又薄又脆，如何拿來現世，不怕打碎丟人麼？」

　　聲才出口，右手柳條微微一揚，微聞叭的一下擊石之聲，說也奇怪，那麼又笨又重的石缽盂竟被一根細才如指的柳枝柔條攔腰

兜住，非但不曾下落，反倒凌空蕩了一蕩，晃悠悠像拋球一般由凶僧肩旁擦過，飛出三四丈，叭嚓一聲落在地上，中裂為二，地面

也被砸成一個尺許來深的大坑。

　　凶僧瞥見窮漢忽然揚手一柳條將那大石缽兜住甩將出去，人也坐起，事出意外，心中一驚，微一失神，不防有人暗算，又被姜

飛一鏢打中右膀，當時激怒，發了凶野之性，左手一掌照准窮漢劈空便砍，同時猛伸右手待朝身後二人反掌擊去。

　　姜飛在前，一鏢打出，人也縱到，百忙中瞥見窮漢反手一柳條，將那好幾百斤重的石缽兜甩出去，自己鏢也打中，但被凶僧肩

膀震落地上，好似不曾受傷，驚喜交集之下料知凶僧必有殺手，暗道不好，乘著身子還未落地，剛一個驚龍掉首，身子一躬，往外

一翻，避開正面，往旁縱落，忙取如意鎖心輪，拔劍出匣。

　　姜飛口中急呼：「大哥留意，禿賊不是這位老先生對手，我們無須獻醜！」

　　沈鴻跟蹤縱到，因防凶僧下手大快，三折鉤連槍和判官筆已相繼取出，但無姜飛機警，只見異人用柳條擊石奇跡，不曾留意凶

僧的手來勢又急，落處相隔凶憎只三四尺，猛覺凶僧反手一掌，一股又勁又急的掌風呼的一響橫掃過來，心方一驚，又聽姜飛急

喊，忙即縱避。

　　無奈人剛落地，收勢不及，眼看難於閃避，總算不該受傷，他這裡剛聽出掌風有異，瞥見凶僧回手反擊，慌不迭人往旁縱。姜

飛見狀大驚，也正縱身趕來。就這危機不容一發之際，忽聽凶僧一聲怒吼，掌風忽止。

　　眼前人影一閃，姜飛由旁趕來，目光到處，瞥見凶僧已被窮漢伸手刁住左腕，不知怎麼一來，哈哈之聲還未停止，凶僧已和那

石缽盂一樣倒甩出去，跌跌蹌蹌，一路掙扎搖晃，怎麼也收勢不住，倒退出一二丈方始跌坐在地，半晌爬不起來。

　　窮漢笑道：「你這是作什麼？本想留你三年，好讓你到上方山朝老賊禿，多用幾年苦功，長點見識，再向你們地藏王報到，偏

要手寒腳賤，我一人還不夠你打的，又去暗算人家娃兒，也不想想，你一路跟來，連人家身邊帶有你師父老賊禿對頭剋星所傳如意

鎖心輪都未看出，便想妄下毒手，豈非自找沒趣麼。

　　「就算你那追魂劈風掌僥倖打中，這老尼姑和獨手丐是好惹的麼？他們雖不一定是老尼姑的門人，沒有極深淵源，這類獨門兵

器怎會到他手內？老尼姑第一個就容不得你，席泗先生更是他們師父，還有一位未來師長，便老賊禿見了也要膽寒，憑你如何能

行？可惜我出手大急了點，你路上再要行兇，不肯安分，我想托你給老賊禿帶個信，三月之內他不尋我我必尋他，都未必能夠辦到

了。還不快走，只管坐在地上裝死作甚，莫非還要多現點世再走不成？」



　　二人見那窮漢稍一舉手，便將這樣刀槍不入、猛惡無比的凶僧打跌出老遠，立不起來，人卻生得那麼瘦弱，始終說笑從容，若

無其事，出生以來從未見此奇跡，不禁敬佩已極。

　　因正說話，不敢冒失，恭恭敬敬立在一旁，暗中愉看，見那窮漢穿著一件業已褪色、補了又補的淡黃色葛衣，腰間係著一根舊

絲縧，腳底一雙舊布鞋，穿得雖極破舊，但比王鹿子穿得還要乾淨。初見時面向裡臥，只見那一身補巴的舊衣，看去像個窮漢。

　　這一對面，方始看出對方貌相清奇，身雖瘦小，但是膚如玉雪，一部疏落落的長鬚飄拂胸前，根根見肉，黑白分明，越顯得骨

秀神清，飄然有出塵之致，神色更極安詳，面上常帶笑容，如非眼見，一點不像和人爭鬥神氣。

　　聽完剛剛拜倒，一同請問：「老前輩貴姓？想是家師老友同道，請示稱呼。」

　　忽聽凶僧顫聲怒吼道，「原來你就是我師父的仇人葉神翁麼？是好的容我回轉上方山去，只要說出地方，三月之內我師徒必來

尋你算賬便了。」

　　葉神翁先將二人喚起，令其稍候，走到凶僧面前，笑說：「此是你性太兇暴，明知大敵當前，還要驕狂任性所致，先用毒手將

我打死，再傷他們。只有本領，一樣可以如願，偏連這一舉手的工夫都等不及，妄想同時殺死，自尋死路。我此次出山專為想了昔

年心願，將幾個匿跡多年新近又想蠢動為惡的兇人全數除去。

　　「你師父和你師兄大鬥和尚便是其中之一，本想令你代我帶信，你偏妄使毒手，用力大猛，我又恐你誤傷好人，一時疏忽，破

了你的真氣。你為自己暴力所傷，本來只有六七日壽命，為了內傷大重，就我代將所積精血真氣化散，也只多活十天半月。單是回

山自能辦到，但你路上必須心平氣和才可走回，再如行兇欺人，稍微用力，真氣立時逆行，週身脹痛，心如油煎，生死皆難，所受

苦痛比此時還要厲害，就悔無及了。」

　　凶僧聞言怒道：「這個你不用管，只有膽子，容我回山，不滿三月，包你得到報應。我方才一時心急，你又詭計多端，將面朝

內，不曾想到你便是我師父的仇人老葉，以致誤遭毒手，直到被你破了氣功，用擒拿手將我甩跌出去，想起別人無此本領和平日所

聞瘦鬼形相方始警覺，廢話少說，如其怕我師徒報仇，殺剮聽便，稍微皺眉不算好漢。」

　　葉神翁笑道：「你無須用話激將，至多和老賊禿見上一面，必死無救。妄想一回上方便可活命真是做夢。」

　　說罷，剛伸雙手朝凶僧前後胸揉了兒下，再朝背上一掌拍下，叭的一聲，凶僧一聲怒吼，噴出大口鮮血，四肢一挺，人便仰倒

在地，週身冷汗交流，累得直喘，好似坐起都難。

　　姜飛想起方才曾見樹後衣角飄動，比葉神翁所著華美得多。今日廟中和尚如臨大敵，無人輕易走出，必是敵黨無疑。正在暗中

留神，四面察看，忽見一個中年和尚由廟後樹林中掩來，還來到達廟前，廟門忽然大開，又走出幾個和尚，先出現的一個立由旁邊

搶上，合成一起趕來，各穿著一身短裝，手上都拿有兵器，急切間不知何意，心中奇怪。

　　方想迎頭詢問，忽聽男女笑語之聲，側面樹林中先拋出兩條人影，落地一看，乃是兩個身受重傷的壯漢，穿著華麗，貌相兇

惡，被人綁好由林中甩出，跟著又有兩女一男縱出，對面一看，不禁大喜，來這一男二女正是女俠李玉紅、六師叔杜德和那日夜裡

與杜德同去一起的女俠，仍是男裝，忙同上前禮拜。

　　三人含笑命起，隨朝葉神翁分別禮見，互相敘談。二人一聽，才知那男裝女俠真名葉靈楓，乃葉神翁堂妹。十七歲起便在外面

行俠仗義，威震江湖。因其常著男裝，形跡隱秘，姓名又常時變易，人都稱她隱名俠女美劍客，往來江湖二十年，從無一人知她底

細。

　　起初獨身不嫁，後和杜德彼此傾心，同在一起濟困扶危，雙方已有婚姻之約，為了一事誤會，勞燕分飛，氣得幾乎自殺。後經

渭南雙俠和幾位至交老友暗中化解，偏生男女雙方都是性情剛直，又有一點成見，事隔十年，連經波折，直到新近杜德自知錯誤，

向靈楓負荊，方始言歸於好。

　　自從各位英俠大破郎公廟之後，大家忙於幫助湯八搜掘伍喜藏金，並代分途捐募買制耕牛農具，一面率領降賊去往黃河兩岸覓

地開荒；一面定下章程，想好方法，以便招集流民苦人前往建村，隨同耕作。商氏弟兄和幾個感化過來的富賊再以全力相助，大量

捐輸之外，還幫了許多人力。

　　在諸位英俠不畏辛勞全力相助之下，一直忙了半個來月方始有點頭緒。剛將地方覓到，將郎公廟賊巢用火燒去，走在路上，李

玉紅因聽人說樂游子已快回轉武當，想起沈、姜二人尚在萬家不曾起身。杜德、葉靈楓本來有事入川，為了助成湯八這場盛舉，耽

擱已久。

　　見事已定，那些降賊雖是綠林出身，因為諸俠不是易與，湯八夫婦照應既極周到，又許自帶家屬財物一同遷居，以後生活安

定，歲月越過越好，俱都懷德畏威，興高采烈，遇事爭先。日常暗中考察，實是眾心如一，毫無叛意。又有商氏弟兄供給食糧，並

派多人先往佈置，樣樣方便，這班人又無一個好欺，貪官土豪以及綠林中人均可以無慮，已無須三人隨同前往。

　　互一商量，便向湯八夫婦告辭，並將花雲豹借來。本意由玉紅一人趕往萬家，通知沈、姜二人騎馬上路，杜德夫妻另路入川。

玉紅在萬家住上兩日，應了前約，自去尋訪兄長下落。趕到萬家一問，得知沈、姜二人久等無信，業於昨日起身。因知兩小兄弟近

來武功大進。

　　無雙所贈衣服行李均極樸素，二人年紀又輕，步行上路，有名望的綠林中人不會看在眼裡。差一點的毛賊決非對手，本未放在

心上。因萬氏兄妹聽說前途歹人太多，不大放心。因夜已深，主人又在苦留，本打算次早騎馬順路趕去，查訪二人途中有無事故發

生，馬行千里，就是隔了兩天也可迫上。

　　次日剛起，還未起身，青雲山四杰忽有一人來訪，說起石佛寺和尚照空近為仇敵所敗，到處約人相助。青雲四杰本是舊交，自

身不能前去，知道湯八與主人至交，日前曾來萬家特來打聽下落。並說對頭方面是兩個土豪，請有不少惡賊兇人，並有斂跡多年，

近又準備蠢動的上方山凶僧萬花羅漢和兩個惡徒大同和尚、石羅漢在內，事情業已緊急等語。

　　段、李二女俠均知石佛寺二僧本是俠盜，洗手多年，與湯八交情甚深。湯八夫婦現正有事，不能分身，青雲山來人因和二僧至

交，又在一旁力請相助。同時想起兩小弟兄尚在途中，如與凶僧惡賊狹路相逢，只要所帶兵器和鐵雙環被對方看出了必遭毒手。此

行正好一舉兩便，當時答應，匆匆趕去。

　　行至中途，方覺人單勢孤，強敵人多，恐難全勝。如回約人又要耽擱，恐兩小兄弟已先遇險，追趕不上。石佛寺雖然偏在一

旁，地勢隱僻，不當官道，但往老河口可抄近路，坐船更是方便迅速，兩小趕路心急，蓮花蕩旁官道乃他必由之路，途中打聽非走

此路不可。少年人大都喜事，再要問出廟中和尚是湯八之友，定不量力冒失出手，難免遇險，心想馬行極快，不如追上、人再說。

　　行至中途，忽然遇見杜德夫婦，還同了一人，乃湯八之友神行子何根，說是昨日得信，石佛寺被土豪惡賊奪大，自己不能分

身。恰巧何根在旁，便轉托他拿了親筆書信代約能手前往相助，途中如見玉紅等三人並代致意，請其使道往援。何根途中又遇見舊

友岳綱同了兩人，談起兩小兄弟昨夜打虎以及送他經過。

　　三人聽何根說完前事，一算里程，沈、姜二人尚在途中，必能追上。見馬只有一匹，又聽敵黨人多，便將馬讓何根乘騎，事完

代為送回，三人並作一路步行趕去，果然還未趕到蓮花蕩便將兩小兄弟追上，因想考察二人近來言動，掩向道旁，不曾露面。正在

暗中尾隨，忽發現兩個惡賊暗中商計，想在明日石佛寺拼鬥以前前往擾鬧，就便示威。

　　三人心想，事情還早，改跟在二惡賊的後面，沒有尾隨二人同往。後跟二賊到了廟前樹林之中，見還有一賊黨埋伏在彼，杜德

認出那是江西路上有名飛賊鬼影兒麻小山。三入黨著賊黨中頗有能者，既與照空約定明日廟前分高下，為何不守信約，先來林中鬼

頭鬼腦掩伏窺探？不料麻賊眼快，首先警覺。

　　三人原分兩路入林，打算出其不意將所跟二賊擒往無人之處，問明陰謀，迎頭下手；再將土豪和幾個為首巨賊除去，朝石佛寺



通知一聲便各上路，不與相見，以免多延時日。不料三人剛一會面便被麻賊發現，立時將計就計，將三賊誘往上山後面再行動手。

　　三俠全都有事，原是忙中抽空來此除害，不願被人看破行藏。李玉紅面上蒙有黑紗，葉靈楓又是男裝，戴有面具，杜德一人雖

是本來面目，偏未被賊看出。三賊見側面樹後人影一閃，好似兩個少年男女，先誤當是隨後掩來的同黨，伸手一打招呼，對方理也

未理便穿林而逃，走得極快。

　　賊黨因覺照空約定明日動手，必有能人相助，尚還未到，反正要將全廟僧徒殺死，奪這一片廟產土地，自己這面所請的人已快

到齊，內中還有兩個有名人物，凶憎石羅漢便在其內。因其本領最高，人更驕狂，請他時曾說，一到便自往石佛寺挑戰，獨自上場

試他一試，並不先去土豪家中相見。

　　一算日期也快趕到。內有數賊均想當日趕去相機行事，一面窺探對方虛實，出其不意先見一陣，就便肴那凶憎和另兩同黨是否

趕來，省得被人搶前下手，一旦得勝由他誇嘴，掃了自己臉面。真要不行，當日夜裡還有能人趕到，明日再隨土豪同了群賊正式赴

約，再與敵人一拼。於是不按江湖規矩相繼趕來。

　　除這先後三賊外還有兩賊也想爭功搶先，為等一人耽擱，曾說隨後就到。這班惡賊大盜和兩土豪並無深交，都是輾轉勾結而

來，各有私心。麻賊更是照空仇家，心想廟門緊閉，自己到得最早，四面窺探並無敵人蹤跡，只有兩個走長路的少年幼童來此投

宿，已被和尚拒絕，現在林外廣場上吃東西，此外不見一人。

　　方才同黨曾約林中相會，五人到齊再行下手，也許還有新來同道得信趕來，拿不准這男女二人是敵是友。等追到土山後面，所

追兩人忽然回身立定，女的一個面有黑紗，貌相身材好似極美，一個也不相識，看去又不像是和尚一面。麻賊不知杜德兩次想擒

他，為世除害，均被漏網，好容易狹路相逢，不肯放過，業已繞到他的身後。

　　誤認兩個美貌少年男女，明見對方身帶寶劍革囊，男的一個一身密扣短裝，外罩素羅英雄擎，英姿颯爽，不是庸流，倚仗自己

人多，又有一身本領，後面還有幾個得力同黨也快趕到，廟中和尚閉門不出，明是援兵未來，知道厲害，膽怯不敢出面，謹守待

援，這兩人就有本領也不足慮。

　　本就胡思亂想，葉靈楓又向另兩賊喝問：「素不相認，追來作甚？」露出一口極好聽的女音，越發勾動邪念。三賊剛說便宜

話，忽聽身後笑罵：「鬼影兒你這猾賊今日看你跑上天去！」

　　麻賊曾做飛賊多年，最是狡猾，眼力又高，在杜德手下業已溜脫兩次，一聽口音甚熟，大驚回顧，認出關中諸俠中的六俠杜

德，不由亡魂皆冒，剛急喊得一聲「六先生」，底下的話還未出口，瞥見杜德手已揚起，自知不妙，慌不迭施展輕功，一縱二三丈

高遠。

　　待要往旁竄去，身還不曾落地，耳聽一股急風帶著笑聲由身後飛撲過來，知道杜德七禽掌的厲害，被他抓中萬難活命。情急心

慌，把心一橫，右手鋼刀，左手毒弩，正待同時發動，與敵一拼，猛覺背上一緊，奇痛徹骨，已被杜德夾背心一把凌空抓住。麻賊

急怒攻心，隨同下落之勢，右手刀反腕便斲，同時左手毒弩忙由右脅穿出，朝後打去。

　　杜德、葉靈楓多年失和，重歸幹好，情愛越深。本就痛恨麻賊淫凶狠毒，無惡不作，再一聽他出口調戲，越發氣往上撞。因不

願聽那污穢之言，不等雙方問答，上來便下殺手。一見麻賊情急反噬，想要拼命，知那毒弩厲害，左手一緊，就勢往旁甩去。麻賊

痛極手顫，箭才發出一枝，猛又覺吱嚓一響，肋骨先被杜德抓斷了兩根，痛極心昏，剛忍不住急喊得一聲「爺爺饒命！」人便凌空

甩出，叭的一聲跌向地上，等杜德落地縱過一看，人已骨斷筋折，口噴狂血而死。

　　另兩賊均未見過杜德，正向二女調笑，忽聽麻賊急呼，縱身逃走，方想，麻賊早日空說大話，這樣沒骨頭，此是何人，如何手

還未交先就逃走？心方一動，二女正在喝罵二賊通名領死，見杜德已先下手，各將寶劍拔出。二賊哪知厲害，自負盛名，不顧再看

麻賊是否真逃，轉身對敵。剛一照面，內中一賊的兵器先被玉紅一劍斬斷，才知不妙。

　　同時瞥見杜德跟蹤飛起，凌空一把，老鷹捉小雞一般將麻賊抓死，甩出老遠，越發心寒氣餒，不約而同縱身便逃。前賊被玉紅

跟蹤追上，正要一劍刺死，忽聽杜德大喝「請留活口！」

　　立時將劍收回，一腳踹翻在地，不能轉動。另一賊正往前逃，耳聽敵人笑呼；「六哥，我不願污手，你擒此賊吧！」

　　心中一驚，忙中偷看前面無人，杜德立在麻賊身旁，相隔還有三丈，以為自己腿快，逃走容易，正在亡命飛馳，忽聽頭上大

喝：「狗賊快些等綁，少受苦痛！」聲才入耳，一股疾風已隨人影下墜。百忙中想要回刀反擊，猛覺右膀奇痛如裂，被人一掌砍

斷，刀已脫手飛出，背上又中了一掌，胸腹皆震，眼前一黑，昏僕在地。

　　三人將賊擒住，正在拷問，遙聞隔山林外廟俞廣場上笑語之聲隱隱傳來，相隔尚遠，聽不真切。只聽出沈、姜二人也在其內。

方才一進樹林便與三賊對面，誘往山後，隱在樹林深處，不曾留意林外。聞聲想起先尾隨二賊時，因知賊黨明日方去石佛寺惡鬥，

沈、姜二人業已走往蓮花蕩路上，石佛寺必以客禮相待，便未在意。

　　聽二人口氣，內中似有敵人，並還有自己人在內，心中一動，忙提二賊趕來。到後一看，正是凶僧萬花羅漢的惡徒石羅漢已受

內傷倒地。最可喜是，多年未見的老友、靈楓堂兄丐俠葉神翁也在那裡。彼此見面高興非常。照空、鏡明師徒六人均有眼力，認得

六俠杜德，先在廟中隔門偷看，已知這老少諸俠均非常人，驚喜交集之下見眾人正在敘闊，便把兵器收起，立在一旁。

　　等到說完，方始分別禮見，並向沈、姜二人賠話，說方才實因情勢兇險，知道仇敵不顧江湖信義提前來犯，我們本有好友相助

才將廟字奪回。昨有兩位探敵回來，說仇敵兇險卑鄙，人數又多，恐難取勝，欲往代尋一位老前輩求其相助。這兩人本領頗高，偏

又離開，不在此地。

　　我們人少，只得守在廟中，準備以逸待勞，相機應付。自知力弱，恐二位施主尋常行客，受湯八爺指點來此，恐怕連累，故意

拒絕。後來看出不是，深悔怠慢，正由廟後繞出，想乘賊黨未到以前問明來意，請進廟去款待，不料凶僧石羅漢業已到來，看那來

勢甚是兇惡，如非葉老前輩在此，就他一人已是難當，何況還有好些強敵。

　　正說之間，忽見林中有人影一晃，眾僧徒首呼有賊，隨有四個和尚追去。沈、姜二人因和杜德等男女三俠初見，想問師父下

落，葉神翁又是前輩高人，難得巧遇，正好求教，守在一旁，沒打算跟去。

　　照空同兩門徒也不曾走，正請眾人廟中待茶，忽聽林內喝罵喊殺之聲。玉紅笑說：「聽說賊黨約人甚多，此時正在動手，我們

前往一看如何？」

　　杜德還未及答，葉神翁笑說：「無須！那是勾十一、廖小鸞夫婦請人回來，恰有賊黨在此窺探，因見我們在此，嚇逃回去，被

他二人撞上，動起手來。來賊業已看出形勢不妙，不敢久停，想要趕回報信。如被逃回，連別的賊黨恐也嚇退。我們都是有事的

人，六弟和二位妹子如其有興，索性一同趕去，將這兩個為首土豪和這一班惡賊兇人除掉，省事得多，諸位以為如何？」

　　杜、李二俠同聲贊好。照空師徒和沈、姜二人也要跟去。葉神翁笑說：「廟中還要留人鎮守，不應疏忽。上月我在青城山金鞭

崖後遇見樂游子道兄，說是不久即回，已不再往老河剛日居，大約遷往武當山中居住。沈、姜二人尋師之事他已知道，你兩弟兄最

好不要多事，明早起身，先去武當尋他，以免錯過。」

　　二人聞言驚喜交集，喊了聲「六叔」，想要開口，

　　杜德笑說：「我們不久往尋二師兄，也許再有兩月便與你們相見。你師父日內必回，現當用功之時，你師父來去匆匆當有原

因，就在廟中住上一夜，明日一早起身吧！」二人只得應諾。

　　石羅漢正由地上掙起，朝眾人獰笑道：「你們如無話說，我要走了。」

　　葉神翁道：「我既令你回山等死，向老賊禿報信，這裡決不會有人攔阻。路上安分一點，莫要不能把信送到反來怨我。」

　　凶僧獰笑一聲，仍裝著大模大樣往外去。姜飛氣他不過，笑呼：「喂！五葷和尚，你那討飯缽盂拿點飯粒黏上，還可向人強討



惡化，如何忘了帶走？」

　　凶憎天性兇暴，不耐譏刺，聞言轉身怒喝：「小雜種休狂，不出三月叫你們死無葬身之地。」

　　姜飛大怒，正要追去，玉紅笑道：「你這娃兒也是多口，他已快死的人，和他計較作甚。」

　　姜飛方說：「師叔你沒看見這廝方才多麼氣人呢！」

　　忽見前去四和尚趕回，見凶僧回身喝罵，知被葉神翁放走，同聲怒喝，「我們與你素不相識，上門欺人，不是葉老前輩休想活

著回去，再要口出不遜，當時要你好看。」

　　凶僧怒吼得兩聲便覺頭暈心煩，胸前脹痛，知道關係性命安危，只得強忍怒火冷笑而去。

　　葉、杜諸俠聽鏡明說，勾十一同了廖小鸞兄妹還約有兩個好友剛由外面走進，便見林中賊黨窺探，似要逃回，一同上前將四賊

打敗，現正往賊巢一面追趕下去。

　　杜德笑道：「賊黨人多，他夫妻兄妹只四五人，恐難取勝。凶僧和來賊慘敗，如將逃賊除去，敵人也許還不知道。正好用他幾

位誘敵，我們走吧！」

　　說完，男女四俠命照空師徒同了沈鴻、姜飛回往廟內等候，便同起身，一路說笑從容，往外走去。照空師徒把二人陪到廟內，

待若上賓，甚是慇懃。因料賊黨不會再來，生擒二賊均負重傷，不等到夜相繼死去。照空一面命人掩埋，一面準備小船，明早送客

起身。

　　沈、姜二人先料杜、葉等男女四俠還要回來，在廟中住了一夜。起身時天還不曾亮透，照空師徒便備好素點，來請同吃。一同

昨夜之事，連勾十一和廖氏兄妹均未來過。半夜命人往探也未回轉。二人只得謝別起身，由當地上船，往老河口趕去。一路無事。

　　到了老河口，照席泗所說小廟和一居民家中打聽，均說樂游子前住在此，入未歸；二人在鎮上住了一夜，打聽好了入山途徑，

便往臥眉峰尋去。

　　武當風景靈秀，中有七十二峰之勝，臥眉峰偏在後山，地最隱僻，常居山中的土人好些俱不知道。遠望過去，眉痕縹緲，黛色

橫空，終年白雲如帶，縈繞山顛，襯得山容濃淡相間，似隱似現，如在有無之中。外有崇山包圍，峭壁排空，將它擋住，入山不深

決難看出，峰腰以下到處繁花盛開，青林掩映，時有鶴鹿飛翔遊行，泉聲松濤因風應和，自成幽籟，加以氣候溫和，澗谷幽清，大

小巖洞甚多，均可住人，置身其間不由塵慮一清，心曠神怡，飄然有出世之想。

　　二人由河南路上趕來，到處黃沙迷漫，塵土滿衣，日間行路雖是八九月的天氣，照樣煩熱難耐，自由蓮花蕩改走水路，已覺越

往西南山水越好，像這樣的風景靈秀之區尚是第一次看到。先見前山一帶寺觀林立，都是道家廟字，荒崖幽谷之間更有不少修道人

所居茅棚，因不知地理，連在山中輾轉訪問，一路遊玩探索過去。到第二日午後，經一老樵人指點，翻山過去，方始尋到峰下。

　　初意山中樵彩甚多，沿途均有道觀茅棚，容易訪問。就是後山無人，只要尋到臥眉峰，至多師父未來，崔老人當可見。哪知到

後一看，那峰形如一嶺，又長又高，旁邊並有一峰，拔地而起，洞壑甚多，景更靈奇。空山寂寂，流水澌澌，山花自開，音無人

跡。

　　急切間看不出人在何處，只得尋一隱僻崖洞把行李藏好，先往高處看好形勢，分頭尋去。尋到日落黃昏，休說師父和崔老人沒

有蹤影，連樵夫也未遇到一個。路雖不熟，來路幾次探詢，是知道的人都眾口一詞，途向相同。當地景物形勢又與獨手丐席泗在禹

王台所說大致一樣。

　　心想，這裡山高谷深，地勢寬大，也許不曾走遍。席師和杜、李二位師叔決不至於說差，只要在此山中，早晚必能尋到。又見

當地山糧甚多，好些秋果結實累累，肥鮮碩大，滿綴枝頭，自生自落，無人彩吃。更有各種野獸山雞，不怕沒有吃的。老河口起身

時料知要在山中久居，並還備有各種用具和兩袋糧食。

　　沒想到山中天氣這樣溫和，師父不見，必是人在途中，尚還未到。中途曾向樵人打聽，均說這裡有一駝背老人常時往來後山一

帶，因其不大開口，不知住處等語。可見崔老人也在這裡，此時不知何往，早晚這兩位師長異人必能見到。又尋了兩天不見人影，

互一商計，便在峰腰尋一更好的洞穴遷居過去，由此安居下來。

　　洞在半山崖上，洞前稀落落生著數十株鬆杉，旁邊一條瀑布宛如匹練，繞山而流，到了離地五六丈的崖缺口再玉龍倒掛，凌空

飛墮，直落下面谿澗之中。驚湍電射，雪灑珠噴，終日泉聲轟轟，宛如雷電怒嗚，震撼空山，勢絕雄奇，驚人耳目，滿地花草鮮

妍，多不知名。石洞不大，通體皆石，甚是乾淨，並有兩處天然石窗可透天光。夜來並臥洞中原有大青石上，月光由洞頂下照，仰

望青天白雲，疏星朗月，清風陣陣，吹面不寒，景更幽絕。

　　二人每日早夜勤練武功，閒來不是掘取山糧，便是出遊打獵，尋覓崔老人的蹤跡。中間並往隔山樵彩之區向樵彩人打聽，均說

駝背老人以前常在後山採了藥材，背往老河口販賣，不見此老已十多日。臥眉峰後形勢奇險，並有毒蛇猛獸潛伏，還隔著一片危峰

峭壁。所產藥材又不甚多，只是風景好看，因此輕易無人前往。

　　二人只得回轉。眼看落葉滿山，秋去冬來，一晃已是月餘光陰，所尋的人一個未見。又聽山那面樵人說，山中氣候溫和，後山

一帶草木黃落更晚，看去丹楓滿山，喬松蒼翠，繁花遍地，五色繽紛。可是一夜朔風，當時變天，轉眼大雪封山，冷不可當，必須

早作防冬之計，否則一下大雪，住處高寒，萬禁不住。

　　二人方始著起急來，無奈此外沒有地方可尋師長。諸老前輩又有師父行蹤無定，到後不見應在臥眉峰等候之言，沒奈何只得守

候下去。因見早晚天氣漸涼，初來時少年好奇，貪那峰腰上的泉聲山色，景物雄奇，特意選這崖洞居住。晴天還好，遇到風雨滿洞

皆濕，便自不耐。

　　又聽隔山樵人警告，乘未下雪以前往峰下向陽之處尋到一所崖洞，也在山坡上面，景物比前居較差，但是離下面平地只兩三

丈。洞前石台縫中生有兩株古松，大片磐石，溪流就在旁邊，取水方便。洞中也有好些平坦青石，能供坐臥。裡外兩層，可避風

雨。

　　心想，山中竹木甚多，洞口只有一人多高，寬僅三尺，近來又打了好些獸皮，野生茅草更多，打算砍些樹枝竹竿，用茅草獸皮

紮成一門封閉洞口。再多存點乾枝，以防封山之用。剛剛做好洞門，忽然想起初次學做洞門，幾經改制才得成功，有好幾天未打山

糧，所存雜糧醃肉只夠兩人兩三日之用。

　　惟恐二老歸來沒有吃的，打算多打一點野豬肥鹿和山雞之類，在降雪以前風乾醃好，再多掘點山糧，以備過冬。二人來到山

中，每日用功苦練，快有兩月，自覺大有進境，膽力均比以前更壯，常時帶了兵器孤身出獵，一去多半日，已成習慣。

　　議定之後，便將洞門關好，各帶兵刃暗器，往峰後和對面嶺上野獸出沒之區尋去。因所帶暗器最多的只得十餘支，每日練習，

又因打獵被野獸帶了逃走，失去了一小半，恐到時應用不便，不捨再用。見溪中石子光滑堅硬，每次打獵必要帶上一些，手法甚

准，照樣連珠打出，百發百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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